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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湘龙

儿时记忆里，立秋后，几场秋雨浸润山野，山里的野板栗

便悄然成熟。每到这时，爷爷总会领着我们一帮堂兄弟进山

捡野板栗。

进山前，大家备好火钳和麻布袋，又到村头小卖部买几袋

发饼当午餐。爷爷挑着大箩筐，握着长长的竹竿走在最前，山

里哪有野板栗树，他如数家珍。这个季节小孩进山，最怕蛇、蜂

和毛毛虫。出发前，爷爷特意在柴火堆里为我们每人寻来一根

木棍，既能爬坡时当拐杖，又能驱赶蛇虫。山路崎岖，遇棘刺挡

道，爷爷便用镰刀为我们开路。一路上，虽未遇蛇和蜂，却见不

少树叶上的毛毛虫，我们小心避让，避免皮肤被蜇得起疱。

经过一段充满期待的跋涉，伴着鸟叫虫鸣，翻越两个山头，

爷爷带我们来到几棵粗壮的板栗树前。绿叶间挂满小刺猬般的

野板栗球，外壳大多由绿转黄，熟透的已裂开，露出饱满发亮的

褐色板栗。有人仔细搜寻草丛中油亮的野板栗，有人用火钳夹

起带壳的板栗球堆在麻袋旁。爷爷则笑着爬上树，骑在树杈间，

用竹竿敲打树枝，板栗球哗啦啦掉落。年过六旬的爷爷身手依

然矫健，不一会儿，地上就落了厚厚一层板栗球。裂开的板栗

球，轻轻一夹，板栗便蹦了出来；没裂开的，就得用石头敲开口

子。即便戴了手套，我们的手还是难免被板栗球坚硬的刺扎到。

不知不觉，日头已悄悄爬上中天。爷爷招呼我们吃发饼补

充体力。林间清冽甘甜的山泉从石缝里潺潺流出，此时在我们

眼中如琼浆玉液。大家嚼着发饼，欢声笑语惊飞了枝头的小

鸟，在山间久久回荡。休息过后，我们又投入“战斗”。那些个

小、未熟透的青色板栗球，敲开费劲，大家便随手丢弃。爷爷却

弯腰一一夹进箩筐说：“丢了可惜，放些日子就熟了。野板栗树

生长缓慢，八年才开花结果，十五年以上才进入盛果期。我小

时候家里没饭吃，全靠这几棵板栗树渡过难关，它们可是那个

年代的大功臣。”听着爷爷沙哑却温暖的声音，看着他布满老茧

的手，我们赶忙将那些被嫌弃的板栗球也收集起来。

在收获的喜悦中，来时干瘪的麻布袋，如今个个鼓鼓囊

囊。我们满载而归，走在崎岖山路上，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回

到家，我们把板栗分给家人和邻里，咬上一口，嘎嘣脆响，野板

栗的清香混着炊烟，在山村飘散开来。爷爷笑了，我们也笑

了。这笑声里，盛着自然的馈赠，裹着祖孙间的温情，更流淌

着代代相传的乡土深情。

捡野板栗捡野板栗

你在涌流的血泪中生成

你在一堆堆白骨上盘旋

曾经把中国的月亮锁进黑牢

曾经把中国的太阳装进私囊

——远方那一片阴暗的云

那一年的那个月

你蓄意制造出冰冷的季节

一场大雪骤然降落

覆盖了中国的村镇山河

冻死了遍地的大豆和高粱

冻僵了满山的牛羊和花朵

幸好中国有千万颗不死的心

和着日月的脉搏激愤地跳跃

那一颗一颗不死的心呵

是刀，是箭，是雷，是火

头颅垒成了坚固的长城

热血滴红了芳香的花朵

春夏秋冬天天都诞生不屈的故事

东西南北处处都谱写悲壮的战歌

十四年，终于

收获了一个胜利的时节

那一片云，听吧

中国不会忘记那苦难的一章

蓝天不容失去太阳

夜空不容失去月亮

鸟儿不会喑哑歌喉

花儿不容失去芬芳

远方的云呵

不要再凝结恶雨积蓄冷雪

残忍的雨，狰狞的雪

天怨怒，地憎恨

山山水水再不会原谅

那一片云，你听我说
张庆和

邹明强

与小王相识，是他来我单位应聘司机岗位。当时他大学

毕业，在武汉没找到工作，有点病急乱投医的状态。

报名后，他在 QQ里和我聊了很多，我感觉到小王忠厚踏

实，是个不错的人选。但试驾后，业务考官给了他一个“暂时

不能胜任专业驾驶工作”的结论，无缘这份工作。他找到我，

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他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靠女朋友的

微博工资维生，急需有份工作改变窘境。

看到小王的无奈，我爱莫能助。我建议他根据个人的实

际情况，找份底薪低、绩效工资高的工作来做。不几日，小王

在 QQ 上给我报喜，找到工作了。一个月后，领了薪资的他，

高兴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我了。

半年后的一天，小王突然找到我告别，原来他在广东打工的

父母，倾全力在遵义城里买了房，要他回遵义找份工作，与家人一

起生活。回遵义后，小王父母在小区做保洁，他在一家二手车车行

当业务员，工作之余利用在武汉上大学和工作的人脉，推销当地酱

香型白酒。后来，他结婚了，有了孩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没料到，几年后，小王突然在 QQ上给我发来“大哭”的表

情。他说，好不容易赚到的几十万元钱，因为投资失误，全泼

了。看到沮丧的小王满腹苦水没处倒，我建议他重温伟人的

《娄山关》。我说，你这么年轻，这点挫折算什么，人生大起大

落没什么了不起的。几分钟后，他把他的 QQ签名改成了：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又过了几年，我到遵义旅游，小王到宾馆来见我。他说，

上次变故之后，他努力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了。通过考证，他

争取到了公检法车辆事故鉴定的资质，成立了自己的汽车事

故鉴定中心，在全国各地接业务。中心有十名员工，他说，写

鉴定报告就像写本书，必须从机械故障、操作失误、环境因素

等多方面厘清责任，对社会负责。小王还把九十多岁的奶奶，

从大山里接到了身边服侍，撑起了一家六口人的幸福生活。

离别时小王与我照了张合影，不多时即收到他发朋友圈

的截屏：亦师亦友十余年，一路引导长相伴，江城关照红城聚，

忘年情谊永不变。

我开心至极，连发三个“握手”，并祝小王人生坦途，风光无限。

遵义小王

王海滨

钻探工徐晓恩和他的两名队友结束 12
个小时的值机工作时，太阳已经爬上乌拉山

的山梁，刺目的阳光将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

长。他们踩着碎石路往驻地走，偶尔开口说

话，声音总是不自觉地提高——因为机器轰

鸣声过大，长时间处在高噪音之下，他们的听

力不同程度地有些受损。

离驻地还有三四百米，他们停下了脚步。

昨天还平整的路面如今面目全非：路基被撕

开，隔离带歪斜地插在泥浆里，碎石、沙砾和枯

木铺满了路面，几块铁锅大小的石头横亘在路

中央。徐晓恩眯起眼睛望向远处乌拉山的轮

廓，那里晴空万里，但山里夜间的暴雨已经完

成了它的破坏。乌拉山的气候就是这样捉摸

不定，明明跟前万里无云，山里可能大雨倾盆，

再加上植被稀疏，泥石流很容易爆发。

“又给队上添活儿了。”徐晓恩说，声音平

静得像是谈论早饭。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这片狼藉时，遇上

了探测组的刘旭和陈磊。他们都穿着勘探

服、登山鞋，手里提着地质锤和铲子，头上扣

着宽檐遮阳帽——这里地势较高，阳光直射

时间长，紫外线强烈，即便有遮阳帽，肤色也

早已被晒得黑红。几天前山上探到一处金矿

露头，他们今天要去确定钻井平台的位置。

“驻地来了采风团。”刘旭告诉他们。

徐晓恩“哦”了一声。他的队友问刘旭为

什么不留下接待。

“那不是咱的事儿。”刘旭笑了笑，牙齿在

黝黑的脸庞上显得格外白。

驻地建在一处高坡上，两排钻天杨像卫

兵一样从路边延伸到门口。门口挂着的牌子

上写着：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

综合调查中心哈达门沟项目组野外综合保障

基地。集装箱搭建的简易房整齐排列，面积

小的住人，面积大的是装备物资库，存放着近

12 万延米的岩心样本。院子的路面没有硬

化，但规划得一丝不苟。院子一左一右也有

两排钻天杨，早就高过了房顶；几株蜀葵在宿

舍前开得正艳，成为这片戈壁上少有的亮色。

徐晓恩回到宿舍，脱下沾满泥浆的工装，

将湿透的皮鞋晾在门口——每间宿舍门口都

摆着这样一双鞋。简单一番洗漱后，他去食

堂吃早餐。经过隔壁房间，他把脸贴到窗户

上问：“你又熬夜了？吃了没？”

“不是要开新钻孔吗？钻眼复测差了十

几厘米，这不行，一厘米也不能差……还真忘

了吃。”说话间，杨彪从里面走出来，脸上胡子

拉碴，头发也乱蓬蓬的，戴着近视镜的双眼泛

着血丝。他是项目组负责人，是基地学历最

高的两个人之一，博士毕业。见识过大都市

的繁华，2011 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

地来到哈达门沟矿区。这期间，他们创下了

在哈达门沟前山地区最深钻孔施工千米的记

录，参与和组织岩心钻探近 7万米，提交了金

资源储量 20多吨。

“他身上有一股让人不得不服的劲儿。”

这是大家对他一致的认定。

“啥劲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

现在，他和徐晓恩一起走向食堂，边看着

手机边挠着头皮：“采风的老师问喜欢什么电

影和名人名言，咋回答呢？”

第一个问题，徐晓恩真不知道该怎么回

答。对他们来说，一年在野外作业七八个月，没

有机会和条件看电影。即便回到呼和浩特的单

位上，不是做来年计划就是参加技术培训，最大

的乐趣就是陪陪家人，尤其是多陪陪孩子。

有一次，刘旭无心地说：“听人家说陪孩

子做作业的会发脾气，可我很羡慕。”一句话

说得好几位队员立马起身默默地走开。

第二个问题，徐晓恩想到的答案是：“你不

是爱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吗？”

这句话是铁人王进喜说的。杨彪有所恍

然，却说：“再说吧。”

“怎么？”“这是那个老师昨天下午发来的信

息，我才看到……还是今天当面说礼貌一些……”

两个人进了食堂，早已经过了吃饭的时

间点，饭菜都有些凉。但他们毫不在意，现在

的条件已经提升了数倍，以前都是租住在牧

民家的闲置房子里（甚至住过羊圈牛圈），谈

不上水电暖，吃泡面和压缩饼干是常态，按队

员们的话说：“现在是天堂级别。”

徐晓恩对食堂里的操作也很熟悉。他曾经

就是一名炊事员：“上得井台，下得灶台，是我们

站上的一个要求，每个人都得要全面发展。”

两个人走出食堂的时候，遇到了钻探机

长王江陵。他来自重庆的大山深处，先是在

武警钻探中队，2018年部队转改，像他这样的

老同志完全可以转业回乡，给年迈多病的父

母尽孝，照料分居的妻儿，也有地方的老板开

出 30万元的年薪聘他，但他最后选择的还是

乌拉山下的哈达门矿区。他说：“刚刚采风的

老师读了一首新写的诗，让我更加明白了。”

“什么诗？”“有一句‘在人群之中，我比自

然大很多，在乌拉山下，自然要比我大很多’。”

“明白了什么？”“明白了我一直还是个军

人……”王江陵回答，目光越过他们，望向远

处的乌拉山。

他们各自走回房间，徐晓恩补觉，杨彪继

续核对图纸，王江陵则要为即将召开的钻探

技术研讨交流例会做准备。这样的例会每周

举行一次，自从他当机长以来一直没有停

过。和杨彪一样，王江陵也是一个爱钻研爱

创造的人，也愿意为探测队培养钻探人才，这

种例会是很好的一种形式。20 多年来，他带

出了 8个机长、18个班长……

徐晓恩的两个队友在树荫下互相理发，

不讲究什么发型，只要精神就好。

接下来的时间里，小院静悄悄的，没有任

何喧嚣和嬉闹，一如沉静而神秘的远山。

午后时分，钻探组新购置的一台全液压钻

机和一台挖掘机被运送过来，搁置在大门外一

侧的草地上，像两头蓄势待发的钢铁巨兽。队

员们纷纷围上来，黝黑的脸上露出笑容。

“总算不用再当人肉运输机了。”不知是

谁低声说了一句，引来一阵会心的笑声。

队员们太清楚过去的艰辛：老式钻机重

达六七吨，在崎岖的山路上寸步难行。每次

上山，都得把它大卸八块，然后靠人力将零部

件一件件扛上去。那些看似轻巧的钻杆，每

根都有 30公斤重。一次钻探需要两三百根，

意味着每个人要背着 30公斤的器材，在陡峭

的山路上往返十几次。

从今往后，人与山的对话方式将彻底改变。

暮色四合时，晚霞将西天烧得通红。刘旭

和陈磊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迈进基地小院，工

装上覆着一层细密的尘土，在夕阳下泛着金红

色的光。大门口一侧的篮球场上，几个年轻队

员正在挥汗如雨地较量，他们跃动的剪影被拉

得老长，在蒸腾着热气的地面上忽长忽短地变

幻着。拍球的击打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与

远处乌拉山的沉默形成奇妙的呼应。

夜幕降临后，来自山东烟台的林炳磊在

不远处的旷野里唱起歌来：“……我也是高原

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

原母亲的河……”

他在矿上已有十多年时间，家就安在了

草原上。自从保障基地建立，他就住在类似

传达室的那间板房里，相较之前的日子，他觉

得幸福极了。

月亮升起来，北斗七星清晰可见。

大山无言，天地清幽。

如水的月光洗净了白日的尘埃，静静地

流淌在院中旗杆的五星红旗上，也照亮了大

门口的两个大字：报国。

在寂静的戈壁上，在苍茫的乌拉山下，这

两个字红得耀眼，像是地心深处涌动的金矿，

在月光下默默诉说着一群地质人的故事。

乌拉山下的昼与夜

当最后一片枯叶

在风里打着旋儿垂落

檐下的风铃，颤动着

田埂上的歌谣断断续续

像被揉碎又拼合的谣曲

我不忍久听，轻轻掩上屋门

斜照里，往事浮尘般扬起——

母亲系着蓝布围裙

指尖沾着泥土，弯腰时

鬓角的白发被风掀起

沙哑的小调尾音未落

地米菜已缀满碎花

记得年少的我，追着那道影子

把欢笑散在田埂尽头

多年后风里仍飘着

地米菜的淡香，而檐角

风铃正轻轻颤响，我在这颤响里

数母亲数过的、月光浸透的花瓣

听 风
黎军阶

近日，位于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的巴松措景区正值旅游旺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领略雪山湖泊，体验非遗歌舞。 本报记者 成露 摄

高姿

八一建军节，让我想起 20世纪 90年代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地区驻军部队“双拥共

建”的桩桩往事。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坐落在辽南第一

山大黑山脚下，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1984 年建区伊始，开发区就与驻

军部队水乳交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94 年春季的一个深夜，开发区大孤山

大鱼沟国有林区突然发生火灾。地区空军

士官学校连夜派来 300多名官兵赶到火灾现

场，与烈火奋战 12 小时，终于把山火扑灭。

官兵们的脸庞被烈火炙烤得黑红，军装被树

丛刮破，他们用人民子弟兵的一片赤心，保

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每年植树节，驻军部队都积极主动参加。

从开发区十里岗到保税区南门 5.2公里的道路

两侧需要绿化，大连陆军学院、坦克基地、空军

士官学校等齐上阵，用了两天时间，就栽植了

1100余棵杨树，如今它们已长成参天大树。

驻军部队拥政爱民工作出色，开发区也

把拥军优属工作当成大事来抓。当时空军士

官学校和海军某部军官家属住房很困难，海

军部队干部家属还一直住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施工部队住的工棚里。两支部队都想盖家属

楼，但苦于资金不足而作罢。对他们的困难，

开发区党委和管委会决定，尽最大努力给予

帮助。对两支部队采取个人集资的方式分别

建设的 35套楼房，管委会决定给予免收土地

费和配套费的优惠。对部队资金紧张的困

难，开发区企业也伸出了援手。

当管委会得知部队还有很多家属没有工

作的信息时，开发区总工会当即组织多场送岗

位到军营活动，帮助很多军嫂找到了工作。之

后，大连市总工会多次举行军嫂就业洽谈会，

为她们解决了就业难题。

1996 年，辽宁省政府授予大连开发区

“辽宁省双拥模范区”荣誉称号，这是当时全

国开发区中唯一个双拥模范区。一块“双拥

模范区”的牌匾，是祖国和人民对开发区人

的承认和嘉奖。

如今，大黑山下鱼水情的歌声还在延

续，这歌声一定会世世代代唱下去的。

大黑山下鱼水情

王晓静

我的故乡在黄河尾闾的石油城，土壤盐渍化程度很高。

过去，不少从外地运来的林木未及参天就夭折。为了彻底改

善生态环境，油城的建设者们实施“土地大换血”工程，挖走盐

碱土，请进外来土，从根本上改变了植物生长环境，树木成活

率大幅提高。我居住的小区也圈起几块空地，种上悬铃木、刺

槐、白杨，栽上梨树、李树、杏树，点上梅花、早樱、银翘。再后

来，有了假山、木亭和水榭，秋千、藤椅和长廊。

慢着，长廊入口两侧那几株遒劲粗壮的深灰色长茎是何

物？“是紫藤花喽。”楼下的奶奶手执虎头竹杖踽踽向我走来。

奶奶 92 岁，是第一代石油人——曾经的女子钻井队的铁姑

娘。奶奶还是社区“石油传统文化义务宣讲员”，紫藤花下一

坐，身边就会聚来人气。

奶奶说，20世纪 60年代初，她随爷爷从玉门油田一路坐汽

车、牛车、马车，辗转几天几夜来到黄河入海口。一下车，一眼

望不到头的盐碱地和芦苇荡，把人的心都看灰了。没有固定的

居所，就临时住在百姓家的牛棚羊圈里，后来住干打垒、土坯

房。她曾种过几棵苹果树在房前屋后，可没等到花开，苹果树

就死了。我们住的小区就建在当年干打垒和土坯房的原址上，

而紫藤花正是当年爷爷在枯死的果树前种下的。爷爷说，紫藤

花皮实，好活，一旦铺展开来就会缠缠绵绵，生生不息。

四月初，紫藤花初露端倪，藤蔓上一串串花穗被一层略带

绒毛的萼片紧紧包裹，花苞饱满圆润，淡绿中藏着粉意，如少

女脸上的红晕。此时细长的枝条虽难掩冬日残留的枯槁和清

瘦，却已随春风轻轻摇摆，有曼妙灵动之美。春雨最是无情也

多情，一夜间杏花梨花海棠花纷纷化作春泥隐入尘烟，紫藤花

却愈加热烈，花色向深紫和淡紫过渡，花穗深沉，含羞垂挂，弧

线优美如紫色瀑布倾泻而下。

天气朗晴，奶奶手执竹杖徜徉花廊下。竹杖轻点木道，发

出节奏缓慢的哒哒声，仿佛时间的指针走在生命的轨道上。

这十步花廊，奶奶从青春走到耄耋，走了一辈子。

杨亚爽

有朋友旅游回来，带给我一罐韭菜花：

“猜你喜欢。”果然喜欢。

打开罐口，扑鼻而来的味道，带着一丝

辣，带着一丝甜，一味地清新。如果用颜色来

形容，这味道，应该是青绿。拿筷子挑出一

抹，居然也是青绿，依稀还能看出里面米粒般

的蓓蕾，青白的一点，坚持着前生的模样。

韭菜是常吃的。“夜雨剪春韭”，韭菜在蔬菜

中自有一席之地。小时候，母亲在自家小院里

种上两畦，从此韭菜仿佛割不完一般，一茬又一

茬。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割下一把韭菜，炒几

个家里花母鸡下的蛋，包了饺子端上来。

我更喜欢的却是韭菜花。逢到初夏，韭菜

谢了春天的鲜嫩，抽出一支支细长的梗，顶端

挑着一个个小小的青白的圆球，等到圆球长大

爆裂，一朵朵细小的花就从圆球上放射状地伸

展开来。这时候，母亲会把韭菜花细心地一个

个摘下来，再掐几个青辣椒，一起放进石臼里，

加上盐，一下下地捣。等到青辣椒和韭菜花一

起粉身碎骨，就小心地放进罐子里封存起来。

等到冬天吃腻了萝卜白菜，韭菜花蘸新出笼的

馒头，就是我最惦记的美味了。

现在社会进步，很多人家搭配韭菜花的伴

侣早就不是馒头，而是羊肉片。晚上，一家人围

在一起，吃涮羊肉。韭菜花的清辣与芝麻酱的

浓香缠绵在一起，刚从锅里捞出的羊肉片，热热

的薄薄的，蘸上一点，这般滋味，令人觉得，恋恋

红尘，恋的无非也就是这小小的圆满吧。

据说北京的东来顺涮羊肉有二十多种调

味料，其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就是韭菜花。原

来小小的韭菜花，还能成就一个美食品牌甚

至一种文化。

前几天回老家，路边一片韭菜地，迎风挺

立着一支支新抽出的韭菜花，看了好久。在

地里劳作的妇人，脸色黑红腰身粗壮，掐下一

把递给我：“喜欢就拿去。”推让几回，付钱也

不要，满心欢喜拿回家，找出一个瓶子灌了清

水插进去。

几天后下班回家，孩子忽然喊：“韭菜开

花了！”我扑过去，只见原本裹得紧紧的花苞，

绽开一片半透明的膜，薄膜透处，正有月光样

的白，一点点地，照亮红尘。

韭菜花开留清香
十步花廊


